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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佬袁老滕的微信名遥 他
在山里有一家农场袁专种蔬菜和
瓜果遥 有人叫他老滕袁他会笑眯
眯地纠正袁野又忘啦袁 叫我拾荒
佬浴 冶

野拾荒佬浴 今给我来三斤菠
菜浴两颗大白菜浴六斤胡萝卜浴还
有没有吃秋葵的鸡蛋袁也带两箱
走浴 冶到农场来的老客都是这样
扬声招呼他袁声音越过一垄一垄
的菠菜挤向他遥

野来了袁来了袁先吃点烘干了
的秋葵袁养生啊浴 冶他的喉咙响亮
得身后的大白菜会一颤一颤的遥
见男人袁他就递秋葵或是刚从地
里拔出的胡萝卜袁 见是女客袁他
会搓搓满手的泥土袁一脸不好意
思的模样遥

他的农场在山里这一带还是
有点名气的袁东一块小山坡袁西一
块垄田的袁 零零散散的七七八八
连在一起也有八十多亩地袁 他对
每一位来农场的客人都说袁 这都
是他一块块拾荒田拾来的袁 这些
田从没用过化肥更别说什么胡兰

丹了遥 在他这里吃饭的能吃到他
们农场的当令蔬菜袁 他不种反季
节菜遥 好多城里人一到周未就开
车过来吃他家的农家饭菜袁 菜里
只有菜籽油和盐袁没有鱼和肉袁但
会有炖鸡蛋的袁老滕说袁他家的鸡
是散养在秋葵田里的袁 落下的秋
葵花就是它们的食物遥

周末袁有阳光的天气袁他家
农场门口那块水泥场上总会停
上几部车袁有普通轿车袁也有高
档越野车遥

他家厨房干干净净袁全是老
滕老婆一个人打理袁他老婆也是
一个爽朗的清爽女人遥厨房里就
两口铁锅袁烧柴火的遥 那些柴火
不是树枝袁全是一小把一小把晒
干了的茅草遥城里人来了都要去
灶堂里添把茅草袁闻闻茅草燃烧
时的青香味袁过把用茅草燃火炒
青菜的瘾遥 这个时候袁老滕会得
意洋洋地表扬袁野我们家拾荒婆
比我还有远见袁这些茅草都是她
大伏天一把一把割回来的遥 冶

野哪个是拾荒婆啊浴 冶他老婆

拿着锅铲追赶他袁 又不真打他遥
老滕嘴立马软了下来袁野老婆子
哎袁我是拾荒佬袁你是天仙女袁我
错了袁你罚我下午挑水浇菜冶遥

他老婆咯咯地笑笑了袁野这
个人就会哄我袁还真被他哄到山
里几十年了遥 冶

众人皆笑遥
有朋友经常带我到老滕这

里吃农家饭袁吃完饭就带点蔬菜
回城遥价格当然比菜市场的贵了
多袁但货好遥冬至过后袁又去了一
次遥 这次袁老滕老婆进城看父母
去了袁我们中有人就亲自去菜地
里拔了菠菜袁洗净袁生火袁干炒袁
加油袁撒盐袁不到十分钟袁一盆绿
亮亮的带着粉红色根部的飘着
嫩光的菠菜上桌了遥 野地道袁正
宗袁这才是我小时候在农村吃到
的菠菜味道冶遥 友人喜行于色遥

野我不用化肥种菜的袁都是
用鸡粪羊粪和一些用青草沤出
的酵素遥 冶老滕叼了根烘干了的
秋葵袁野咯啵袁咯啵冶地嚼着袁便这
样拍着胸脯说着遥

一女友眼尖,野嗨袁嗨袁老滕袁
你口袋里有好东西的么钥拿你口
袋里的白萝卜给我们吃冶遥

老滕喉咙又开始一扬袁眯眼
一笑袁野你有天目啊袁我口袋里的
东西你都看得见啊遥 冶就摸出来
一看袁是一节还带着泥土的白萝
卜遥

野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袁你藏
着掖着遥 冶女友笑道袁野这也是你
家农场里的钥 冶

老滕又嘿嘿一阵憨笑遥 野我
拾荒拾来的袁不过就在我拾荒拾
来的山田里冶遥

我见老滕真是个有情趣的
人袁大事小事摊开了袁他有那拣
得起来的姿态袁实在不像个纯粹
的农民袁肯定见过世面遥就问他袁
他道袁野我就是一位农民袁一位种
蔬菜的农民遥 冶见我们不信袁他一
边擦那罗卜上的黄乎乎的土泥袁
一边说道袁野不过呢袁早年在北京
靠收废品袁有了点积蓄遥好啦袁好
汉不提当年勇的冶遥

野我就是一个拾荒佬遥 走袁
走袁 我去为你们挖点白萝卜袁冬
天的白萝卜赛冬虫夏草的啊遥 冶
老滕懂得自嘲遥

老滕袁六十不到袁板寸头袁国
字脸袁浑身上下没有他这个年龄
的赘肉袁目光里透着精干袁气息
里蕴着藏得住的人生历练遥但你

不细问袁他是不会讲的遥就是讲袁
三言两语袁最后以自嘲转向别的
话题遥

老滕是不是真在北京捡过
废品袁我们中大部分人不信遥 也
不去探究竟袁只选择他在没有污
染过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蔬菜袁
就可以了遥

活法人人皆有袁但人人皆不
同遥 发了大财的人袁有的投资房
地产袁有的投资教育袁有的做善
事遥老滕袁到山里做个拾荒佬袁把
一块块没怎么开发过的荒地开
垦投资种菜袁 种得有模有样的袁
就是他的活法遥

我们有一次叫他老板袁老滕
道院野我就是山里一农民袁 种种
菜袁养养鸡袁也是为了自己吃到
放心菜遥 叫我老板袁开玩笑浴 冶如
果再有人纠缠他袁想再听他在北
京收废品的发家史袁他就会站起
来袁回身对他老婆乐呵呵道院野天
仙女袁我去看看后山那几块地里
的青菜和胡萝卜啦袁 好几天没
去袁想它们啦袁再跟我把青锋茶
泡好袁我回头要喝的遥 冶

他老婆对着他的背影朝我
们一笑院野又去田里拾魂了遥 冶

远远地听到老滕在田埂上
吼上一腔不咋地的京戏了遥

拾荒佬的大快活莫不过如
此遥

拾 荒 佬
文/金文琴

悠悠岁月

我去华子舅母家拜年时袁无
论去得早晚都要坐下吃茶遥虽然
不会留下吃饭袁 但去了她那袁再
赶的事都得先放下遥

舅母不急不忙地从灶上盛
来红枣遥 一盘锅里温着的尧剥了
壳的煮鸡蛋袁 还有一碟酱油袁这
就是拜年吃的茶遥红枣洗净糖水
煮袁前一日晚上就会备好袁白煮
鸡蛋蘸酱油袁带些咸味遥 我知道
今日来拜年要吃茶袁特意没有吃
早饭袁于是吃了两只鸡蛋袁舅母
很是高兴袁长辈们见我们吃得多
总是满心的欢喜遥

华子舅母袁小名华子袁是母
亲大伯父家的长媳袁母亲们为了
区别众多的嫂嫂袁便称她为华子
嫂嫂遥 华子舅母在舅舅去世后袁
便和儿子住到了城里遥虽然到了
城里袁华子舅母还是一直烧茶待
我们这些晚辈来遥

吃茶袁吃茶袁外人总以为乡
人嘴中的茶就是茶叶而已袁乡人
吃的茶名目多袁枣茶尧蛋茶尧炒米
茶尧 馓子茶噎噎而外人说的茶袁
却叫做茶叶茶袁似乎叫着有些累
赘遥大约袁冷水煮的开水泡的袁不
是羹袁不是汤袁就该称作茶了吧遥
据说袁 从前结婚要吃六道茶的袁
大概繁冗陈旧袁如今见不到吃满
六道的遥拜年吃茶从前最早也是
用来招待新亲的袁 后来日子富
裕尧礼数周全袁不是新亲也都吃
起了茶遥

我的父亲有四位舅舅袁我小
的时候每年初二会跟着去拜年袁
留饭是四位舅公轮值袁 一年一
家袁 但每位舅公家都留着吃茶袁
到了吃午饭袁 也就吃不动其它
了遥大概留饭的舅舅看这些外甥
们吃酒不兴袁吃饭不香袁知道其
中缘故袁便又作了改革院一户吃
茶袁一户留饭遥吃了茶袁不常见的

老俵们说话谈笑袁小辈们嬉闹玩
耍遥 这样茶也香了袁酒饭也都可
以足了遥

乡里讲究一些的人家都会
有一套小碗袁 这些小碗叫做茶
盏袁就是用来吃茶的袁此外除了
祭祖袁就还给孩子吃饭用遥 小时
候袁我的祖母说我饭食时袁会说
吃了几茶盏袁身体不好时袁会说
茶饭不好遥再想到野茶不思尧饭不
想冶这个俗语时袁我想古人吃的
茶大概就是我们吃的这些各色
的茶吧遥

母亲喜欢吃茶袁 特别天冷

后袁有时会挑些好的红枣袁烧茶袁
也可以剥些桂圆里面袁 暖暖甜
甜遥 父母亲旧时拜年去袁带的礼
有一包蜜枣尧一包绵白糖袁蜜枣
也是可以烧茶的袁 不过有糖浸
过袁 再放水里煮袁 太烂了些袁且
腻袁还是晒干的红枣更合适遥

夜里袁母亲洗枣袁要煮一锅
茶袁 因为明早秋生伯伯一家来袁
母亲和华子舅母一样袁还是恪守
着乡里的风俗规矩遥乡里过年烧
茶的人家也不多了袁 因为匆匆
来袁匆匆去袁吃茶的时间似乎也
没有遥

过年杂记之吃茶
文/王群

闲情逸致

踏上故乡土地的时候袁便踏上了乡间小路
回忆和笑声袁在心中升起袁荡漾
心中的故事袁在这里轮回跌菪
晨间的露水袁夕阳的炊烟
夜里袁星星的梦袁和没完的迷藏
田野里袁回荡着人们交谈的声音
和庄稼袁和农友袁和牲畜
这些故事袁都落在了小路上
多年以后再回忆袁沉醉里有着泪光
看到了故去的祖辈袁看到了互敬互助的人们
教导着我们的成长袁努力着我们的生活
而长大后的我们袁离开了村庄
离开了日夜在上面奔跑雀跃的小路
离开了父母和慢慢模糊的熟悉脸面
只留下袁小路的等待和年复一年的重复
不管人们去了哪里袁小路袁它依然
在播种的季节袁敞开胸怀延伸进绿色里
成长的季节袁如日渐发育丰腴的羞涩少女
到了收获的季节袁小路的心就乱了
然后袁我的脚步也随着乱了
许多儿时的伙伴袁仿佛又回到了熟悉陌生的故乡

乡间小路
文/花花

小庄物语

1
课桌上那道线没少划过
以致中学毕业袁才想起
和女同学说过的话
屈指可数

同学会与微信一样
流行着袁席上
谁谁谁和女同学说的话
总是比酒多
哦袁时间
原来是用于沉淀话题的

2
称呼的长度
时间打磨得越来越短
一个喂字浴 彼此能懂
都说缺了谁袁都能行浴
其实缺了袁家就不完整

3
不想把我俩关系搞得
如此深刻
我记得你最初的哭
没有最后
你记得我最初的笑
直至永远
我的小棉袄啊浴

时间渊组诗冤
文/黄晓春

岁月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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